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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法华山就在湘江边上，处于株洲与湘潭的交界，被誉
为长株潭的生态绿心。我的老家在法华山不远处，它的山
尖像刀锋一般剖开天上落下来的雨水，有一半从我家门
前往湘江里灌。

五十年前，在我童年的记忆里，这个依山傍水的小
村，是有名的鱼米之乡，山上有柴，田里有谷，河里有鱼；
家家户户有柴刀，有犁耙，有渔网……过着渔樵耕种，丰
衣足食的日子，翠鸟和燕子在水边田间来回穿梭忙碌，乘
着春风，剪着春雨，寻虫啄鱼，鸡犬相闻，渔歌互答，民风
淳朴，人寿年丰，宛若世外桃源。

后来，我离开家乡，溯湘江而上，出外求学谋生，在湘
江分支渌水旁边的瓷城落脚，偶尔回家探望父母兄弟，昔
日的世外桃源，不再是旧时模样，山河改色，鸟燕无踪，以
致我多年不忍回乡面对。

时隔多年，又见青山绿水，又见翠鸟衔鱼……那天向
晚，侄孙扯着我的衣角往外拉：“爷爷，看，园里有红鸟
唧”，我随侄孙出门，果然看到有一只翠鸟落在菜园的篱
笆墙上。可怜的侄孙，大概是第一次看到这种红肚皮，绿
脊背的小鸟，难怪叫它“红鸟唧”。

那时候在老家，翠鸟是同麻雀、燕子一样常见的鸟
类。小时候在菜园篱笆上看到翠鸟，我和小伙伴们便会齐
唱一首熟稔的童谣：

红鸟唧，绿鸟唧
开园门，摘苋菜
苋菜红，根也红
金瓜开花喇叭形……
随着我们的歌声吐出婉转的鸣叫，摆弄各种姿势梳

理着羽毛，好像是为我们的歌谣伴奏、伴舞……直到长大
了，上学了，才晓得它叫翠鸟，因背部和面部的羽毛翠蓝
发亮而得名。她生性孤独，平时常独栖在近水边的树枝上
或岩石上，伺机猎食，常以小鱼为主，兼吃甲壳类和多种
水生昆虫及其幼虫，也啄食小型蛙类和少量水生植物。可
惜等我真正了解翠鸟以后，这种孤独的小鸟确已难得一
见了，直至完全消失得无影无踪。

那时候的湘江啊，间或随风飘来一阵刺鼻的味道，鱼
虾本来就少，还要遭受电网、“迷魂阵”，深水张网的围追堵
截，光山秃岭，美丽的翠鸟只有自生自灭……我儿时的朋

友，你来自何方？是来自我童年的歌谣么？还会为我的童谣
伴奏起舞么？它匆匆拍动绿色的翅膀，在空中盘旋着、犹豫
着，落在更远的树枝上，我们再走过去它便振翅一飞，箭一
般射向江边，我们顺着田埂追逐着翠鸟，来到湘江边上。

傍晚的湘江温柔、宁静、碧绿，缓缓地流淌着，像一位
临睡的母亲，悄悄地沐浴在春雨之中。放眼望去，薄暮中
有好几只翠鸟，它们没有成群结队，而是各自独行，有的
在岸树上小憩，有的在江面上觅食，突然有一只垂直俯冲
下去，扎进波浪之中，转眼间，又拍着翅膀钻出水面，嘴里
衔着一条白色的小鱼……消失在远处的江面上。哦，我知
道你来自湘江，那里又是你们丰衣足食的家园。

此情此景令我想起唐代诗人杨巨源的《衔鱼翠鸟》：
有意莲叶间，瞥然下高树，擘破得全鱼，一点翠光去。仿佛
回到梦里童年：又见翠鸟来，又见翠光去。

这几年，政府一步一个脚印，铁腕治污，对污染大户实
行源头治理，有的改造，有的搬迁。我印象最深的是清水塘
的旗滨玻璃，落户我们醴陵东富镇，进行全面改造升级，成
为零污染零排放的环保型企业，湘江水质一年比一年好。

回兄家的田埂上，侄孙缠着我教他童谣，我用家乡话
一字一句地教着，他一字一句地学着，小家伙记性真好，
一路上已把童谣背得滚瓜烂熟，到家门口他飞一般的扑
向他妈妈，向她炫耀新学的童谣，侄媳妇好奇地问，叔叔
教的吧？这首歌谣我们小时候也会，可惜如今都忘了。

这是我们不应该忘记的乡里童谣，正是这一首首来
自泥土的歌谣，传承我们童年对大自然的亲近与热爱，这
也是改善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民众基础啊，对一鸟一虫，一
山一水的深情，不正饱蘸这些土里土气的歌谣里么？

吃完晚饭，外面已经下起了小雨，我向兄家告辞，小
家伙饭碗一推，也跟了出来，手里还提着一个胀得鼓鼓的
薄膜袋子，我以为他提了什么东西送给我，没想到出门
后，他拐向路边的垃圾桶，那一排绿色的垃圾桶被雨水冲
洗得碧绿碧绿的，小家伙踮直脚尖，举起薄膜袋，把它投
向垃圾桶那一刻真好看。

在薄薄的雨幕里，我回望一眼屋前的湘江，满眼碧
绿，苍苍茫茫，偶尔有几只投林的归鸟剪断我的视线，顺
着鸟迹望去是葱葱茏茏的法华山，早春的暮雨无声滋润
着远处的青山，形成涓涓细流汇入湘江。

又见翠光去
江剑阁

吃蛋
刘铁建

养鸡成俗，麻鸭遍地，还养鹅，攸县这地方，吃蛋很普遍，很日
常，吃法也随心所欲。

想炒就炒，磕几个放碗里，搅匀或不搅匀都行。如果要搅，可以搅前
放点盐、喜好的调料，最好再放点猪油，可以添香。炒雪花蛋，尽量少动
铲，多放油，这样不会太碎。西红柿炒蛋最好耐得烦，先分开炒，再合炒，
两味合一，成了家常菜的经典，百吃不厌。农家菜园摘的西红柿水分足，
炒时要注意将汁收干，不然就不香了。也有伴苦瓜炒的，最好用鸭蛋。苦
瓜切薄些，焯下水，先炒着，再下蛋，把水炒干，干爽到闻着香气就出锅。

煎也不错。盐稍咸点，辣椒多放点，水葱或者蒜苗一放一大把，
煎三个荷包蛋，能弄一大碗。再加两碗小菜，一家八口的一餐就呼噜
呼噜应付过去了。娘煎蛋，多数时候是将蛋磕烂搅匀摊锅里煎，着力
往薄里摊，看着是满满一锅，其实只有三个蛋，蛋最终让娘摊得薄如
蝉翼，她说，这样经吃一点！然后就移了锅，双手启蛋皮往砧板上一
扔，用刀切成小块，和辣椒煮一下，洒点米酒，有时放甜酒糟，搁葱出
锅，吃着就是香，忒下饭。

攸县有个家常菜名气很大，外地人来了很少不吃的，叫金钱蛋，
也是靠煎。鸭蛋煮熟剥壳，薄刀小心翼翼切圈，两面煎透，放盐、辣椒
灰、调料、蒜末……米酒一喷便出锅。有不放辣椒，撒胡椒粉的，这是
另一种风味，也不差。

煎蛋最多的恐怕是那些粉店，吃粉者莫不吃蛋，攸县米粉这么
出名，蛋也作了贡献。外焦里嫩的煎蛋在粉汤里一浸、一热，由酥变
软，亲和近人，吸溜着米粉，细嚼着煎蛋，二郎腿在小方桌下摇晃着，
粉与蛋皆回味无穷，想不做神仙都难。

其实吃得较多的是韭菜煎蛋，新鲜韭菜切碎与蛋搅匀，放点想
放的调料，摊锅里煎，一边煎到了煎另一边，再放点米酒出锅。香椿、

水葱、毛葱、野胡葱煎蛋，如法炮制。
也有煮的。切几片瘦猪肉，冷水下锅，水开打鸡蛋，一个接

一个，三、四个足矣，蛋基本定形，铲尖在每个蛋黄上戳一下，进
足盐油，也可快点熟。放点胡椒粉、米酒，若有盐渍的干香椿，切

碎撒点，这味就绝了，这叫煮荷包蛋，不到特殊情形是难得吃到的。
生日前的晚上，家人会备好给你庆生，后生去相亲，已成准郎婿那
会，一定有这一碗吃。人问，吃了荷包蛋不？说吃过了的，事情基本有
眉目；勾头不答的，事还悬着。

贵客上门，有时也尝得到。也是小时候，家里无煤添火了，爹找到
大队开拖拉机的大师傅，求他帮我们几户人家拖一车煤来。说“大”师
傅，是那时搞运输的车辆少，司机显得特别俏、特别吃香，不大也“大”
的。那师傅口头答应了，行动上半月无动静。问他，他推事，说还得月
余。爹借了一点应急，再难借到了，一家老少难道吃生的？当然，一泡尿
憋不死人。爹鼓足勇气，去邻队喊到了拖拉机，第二日，煤就拖回来了。
为表谢意，娘足足煮了五个荷包蛋犒劳司机，放了不少肉片，还专门去
弄到一朵干香椿。那是夏末，天气还热，司机在我家那张旧八仙桌上享
用那碗荷包蛋，穿皮凉鞋的双脚在桌底交错，裤腿卷至膝盖之上，两只
雪白的腿肚圆鼓鼓的，长有不少黑毛，在桌底下轻松地不停地幅度很
大地颤着，颤着。见着他快乐，我也很快乐。

还有蒸的。大海碗打四个鸡蛋，搅匀，放盐、味精、酱油、猪油，再
搅匀，放完全澄净的生石灰水，这样蛋液更好凝固，味更特别，还特
别有口感。灶上的铝锅里水已沸滚，海碗入其内，再搅，朝一个方向，
碗内东西急速旋转，盖锅盖。约摸三、四分钟，揭盖又搅，再也不动，
只管蒸，十分钟后端锅。

这菜本清淡，口味重的，可放重油、辣椒灰、姜末和其它调料烧
点红辣辣的热汤，淋在上面，再撒点葱花，舀着吃，痛快得头上要冒
汗的。喜欢胡椒味的，蒸前当然可以放适量胡椒粉，喜欢剁肉末一块
蒸的，只管将肉剁细。

做大席酒时有个硬菜，叫蒸盆。用十个带壳鸡蛋摆盆边上，上蒸
笼，两个小时云山雾罩地蒸着，盆里的鸡、肉、排骨、猪肚、墨鱼、烟
笋、香菇、板栗之味尽入蛋中，喝着热汤，剥壳吃蛋，那才是享受。也
有煮熟剥壳上热油锅炸过才放蒸盆蒸的，吃起来更多一味香。

还有，吃不完就腌，都有大缸子，装洁净盐水，在不起眼的犄角
旮旯里放着。家禽产蛋的旺季，这缸子就装满了蛋，多是鸭蛋、鹅蛋，
鸡蛋腌着并不太好吃，最好的是鹅蛋。腌得多了，一年四季有腌蛋
吃，蛋黄出油了，腌的功夫就算到了。

费得神的，吃腌蛋，先煎炸，即煮七分熟，快刀将未剥壳的蛋一
分为二，热锅放油，将蛋煎至金黄盛碗里，再烧点调料多、辣劲足、油
重的汤汁淋其上，再撒香菜、葱花之类。享用此菜，竟然有连蛋壳一
同嚼到肚里去的。

随笔

吉先生
聂鑫森

吉先生的名字很怪，姓吉，名吉，在中文系开一
门很冷僻的课，专讲中国方言，这门课居然很受学生
欢迎。第一是因为吉先生的口才好，在语言上有特殊
的天赋，他能讲许多种方言，有人说他如果去说相
声，定能脱颖而出成为一个大腕。第二是吉先生为人
很随和，没有架子，永远是笑眯眯的样子，对生活有
一种相当达观的理念。

他业余最大的爱好是逛古玩市场，专找那些小
摊子转悠，不时地买回一些小玩意，如印盒、印章、玉
环、玉佩之类，用行话说他收藏的是杂项。许多年前，
他买了一块田黄印石，很得意，时刻带在身上，逮着
谁必拿出来炫耀。看过的人都说这是一块黄玉，不是
田黄。他哪里肯信，依旧高高兴兴地让人欣赏。那时，
当过他硕士导师的甘辛老先生还在世，说：“人说是
假，他自认是真，并以此得到愉悦，正如佛理所称‘境
由心造’，一般人是做不到的。”

甘老先生最不满意吉先生的，是他的“述而不
作”。课上得好，讲义也写得精审，而且时有新鲜见
解，但很少加以整理，形成论文和论著。吉先生在这
一点上相当固执，他说只要学生听课有所收获，就
行了。

吉先生当了好多年的讲师，尔后还是甘辛老先
生据理力争，以他在中国方言研究上的权威地位，

“内不避亲”，好歹让吉先生升了个副教授。不久，甘
辛老先生魂归道山，吉先生在副教授这个职称上就
再也没有挪过窝。

吉先生五十有五了。
在导师生前，吉先生每周必有一次上门请教。导

师坐着，他坚持毕恭毕敬站着。导师故去后，他还是
每周一次去向师娘请安，不落座，站着问师娘身体如
何、生活如何。

师娘说没见过这么义道的孩子。
师娘说：“你老师走前最挂念的是你什么时候升

上教授。”
吉先生说：“做学生的很惭愧，辜负他老人家

了。”
“他的学生居然还是个副教授，人家不奇怪吗？”
“是奇怪，也……不奇怪。”
师娘叹了一口气。
有一天，师娘忽然从柜子里拿出一大沓讲义稿，

里面还夹着一个大信封，上写：给吉吉小友。
“是你老师留给你的，他让我过几年再交给你，

你仔细读读那封信。”
导师在信中说，这是《中国方言渊源丛考》一书

的书稿，其中有许多见解取自吉吉平日的言谈，有许
多资料是吉吉帮助收集的，希望吉吉整理此书交出
版社，可署两个人的名字，以便将来评职称。

师娘说：“你就听一回你先生的话。”
吉先生点了点头。
为整理这部书稿，吉先生花了三年的课余时间。

他把那块自认为是田黄的印石，收进一个木匣子里，
再也不让人鉴赏。他也没有兴趣去逛古玩市场了，一
心一意地整理书稿，补充资料，认认真真地考订，一
字一句地推敲。然后，他把重新抄写的书稿，交给了
江南大学的出版社，只署了导师甘辛一个人的名字。
但他写了一篇情文并茂的“代后记”，准确地评价了
导师一生的学术成就，深情地回忆了导师的音容笑
貌以及对自己的教诲和提携。

书出来后，他恭恭敬敬地把样书和稿费交给了
师娘，说：“请您原谅，我没有署自己的名字。其实这
本书，老师生前完全可以整理出版的。他为了鞭策
我，故意把这工作留给我来做，以便让我毫无愧疚地
署上自己的名字。我感谢他，但我决不能这样做。”

师娘说：“你呀，你呀。”
六十岁的时候，吉吉退了休。如果他是教授，可

以干到六十五岁。
退休了的吉先生，没有任何惆怅遗憾之色，依旧

是笑眯眯的样子，他觉得他这一生很值。
他现在有足够的时间去逛古玩市场了，而且是

和退休了的老伴儿一起去。
儿子去了美国留学，日子真正地轻松下来。
有一次，吉先生和老伴儿在一个小摊子上，买到

了一方端砚，上面有铭文，是明代一个
稍有名气的画家用过的，开价 1000 元。
吉先生狠了狠心，砍价到 800 元。
小贩说：“就冲您这眼力，我服！成
交吧。”

吉先生的老伴儿问：“是真的
吗？”

“那还有假？我就认
定 它 是 真 的 了 ，谁 说 也
不算。”吉先生说。

小小说
游记

游蓬源仙
罗祖国

深秋，受朋友邀约，游蓬源仙。
上午，从株洲市渌口区出发，顺省道 1815 线向南行驶

约 40 公里车程至朱亭镇的马桥村，左拐上亭网省道向东
行至约 20 公里至龙潭镇的小街。大上午，小街的公路旁，
在“丹凤宾馆”的木牌指引下，我们一行人入住丹凤宾馆。
三层楼的丹凤宾馆简朴，整洁，凉快，虽不够星级，但在这
深山沟里，有这样的服务设施，还是很出乎我们的意料。

午餐丰盛，黑山羊肉香浓郁，土鸡味很纯正，小个的
鱼鲜嫩，五花扣肉不油腻，蔬菜是宾馆后院采摘的，秋苦
瓜，青南瓜，脚板薯，芋头，萝卜菜……对于天天吃街头买
菜的城区人，这些食物的确别有一番风味，可算是家常大
餐。

下午，没有具体的景点，大家凭自我喜好自由地在外
面闲转，看路口的古障树，看山里的养蜂人，看土特产，看
小市场，看菜圃，看水井，偶有喜爱的特产物品，便买着点
带回家……早计划，晚上好好休息，明早凌晨 4 点准时出
发登蓬源峰，看日出。

凌晨 4 点，晚风格外清凉，弯钩的新月挂在天空，繁星
满天。沿平坦的亭网公路向东行约 15 公里，靠右拐上山，
车在蜿蜒山路向上前行，水泥路的虚面有护栏，车到半
山，有无名的小宾馆和小坪，车灯的光在山间无规则地上
下左右横扫。快到山顶，时不时地有岔路，岔路口不得不
停车辨路，一个多小时的路途颠簸不已，胆战心惊……终
于到达坪地。

坪地是一个风力发电机组的基地，风力发电机组嗡
嗡的响声不停不歇，微弱的月光下，整个人被劲风吹拂
着，十数台小车杂乱无章地停在土坪上，空余的位置布满
帐篷，这是一个纯粹的野外环境，就连一个小商店和小餐
馆也没有……待我们上山，昨天下午上山的游客，夜宿在
自带的帐篷里的人已有些骚动，零星的灯光闪耀着。

东边的天际，已泛起浑浊的白色微光。距坪地的西面
约莫 30 米，高出坪地 100 余米，便是蓬源峰，在模糊的天幕
里，轮廓隐约可见。

沿白色麻石铺就的阶梯登峰，首先通过的是小方亭，
名曰“三邑亭”，亭里的电灯光亮照耀着登峰的人们。一路
的阶梯向上，曲折蜿蜒，阶梯不宽，只宜单个人拾级前行，
最陡处，游客也可不凭任何借助物自如地攀登。

到达蓬源峰顶，蓬源庙就在眼前，坪里已集聚百十来

人，且不断有三三两两的人前来。他们静默地站着，凝视
东方的天际，满怀期待。

前方露出淡红色的光晕，慢慢地，灰褐色的云雾中显
现淡红色的拱弧……“太阳出来了！”有人在惊呼，人们
齐刷刷打开摄像机、相机、手机，录影，拍照……此时，东
边的天际，淡红色的太阳从浓雾里钻透出来，渐渐向上
抬升，片刻变成完整的、红色的圆盘，周边混沌的云雾被
扩散性渐渐染红，消逝……红色的圆盘慢慢地放大
着，大得令人惊叹，红色也越来越浓厚重，悬浮
在空中，仿佛向人们靠近。

峰顶上集聚着百几十人，他们不知不觉
地从暗夜中走来，此刻，仿佛来到清晰亮
堂的世界，刚才模糊的人影，现变得清晰
可辨。远处，群山起伏；脚下，植被繁茂。
俯瞰，一座座隆起的山包顶部，挺立着银
白色风车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它们依山
势挺立，数百架绵延几十公里，高低错
落。这是现代高科技造设的杰作，史无前
例，震撼人心，令人叹为观止。

人们回头，细观这身边的峰巅小庙。
小庙正门朝西，石墙铁瓦，雕梁画栋。庙
门上方镌刻“蓬源仙”，两侧镂联“三邑名
山胜地，两府第一神仙”。庙中供奉的是
唐代“白鹤真人”李泌的塑像，神龛两旁
有“分芋为十年宰相，挂冠称陆地神仙”。
正面墙壁的左侧有一小框，上云：株洲市
渌口区文物保护单位。

大上午，一行人从山峰上拾级而下，
偶有驻足者依依不舍。回到山下的停车
土坪，近距离的观赏发电机组，抬头看，
高大挺拔支柱顶端，风轮与地面垂直，三片
硕大的风叶在山风的鼓吹下，在蓝天里缓缓旋
转，像蜂群来临，嗡嗡地响，但定势单调，无任何杂
音。那的确是个庞然大物，人们感叹施工的艰难创
举，惊奇现代造设技术的先进。

下 山 ，车 在 山 头 上 颠 簸 前 行 ，道 路 宽 敞 ，但 凹 凸 不
平，路面满是石子，偶有被轮胎溅起的石子飞蹿。打开车
窗，蔚蓝的底色里，山间满眼是银白的风车，一排排高低
错落，近处的是大个，远处的是小个，风车下，宽阔的土
黄色的道路在山间穿行，纵横交错，很是显眼，仿佛这广
袤群山早已被人工驯服，颠覆人们对山岳的印象……回
程，在车里，我闭眼回想：两天的行程，没有星级旅游景
点的豪华造设，没有靓丽迎宾的接待，没有商铺林立叫
买声。但，那蓬源峰日出的特异景致，那银白色壮美的风
车阵仗，那蓬源峰小庙的文化渊源，那丹凤宾馆简朴的
风情……还真别有一番韵味，且倍感充实，不枉此行。


